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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rain science is developing fast in recent decades, and having broader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fiel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nd evaluat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pplication rules and empirical 
researches of brain-based learning, brain gym, and Herrmann whole brain learning, which are 
three most widely accepted methods of brain learning. Furthermore, we propose the forecast to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 brain learning in pedagogy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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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脑科学领域发展迅速，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本文对三种应用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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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方法——基于脑的学习、健脑操和赫尔曼全脑学习方法的理论依据、应用方法和实证结果进行介绍和

评价，并对脑学习方法在教育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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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进步，包括电生理仪器、认知神经设备以及脑成像等技术的

问世，脑科学领域发展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唤起了人们对脑科学的重视[1]。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提

出了“脑的十年”计划，呼吁人们更重视脑科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美国将脑科学与教育科学的结合

作为大力发展的研究领域，相继成立了各种脑科学研究计划和项目。日本将脑科学与教育紧密结合，将

脑科学研究作为国家教育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开展面向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应用研究。我国在进入二十

一世纪后，教育与神经科学结合的专业机构在各高校诞生。脑科学与认知科学还被列为国家“十一五”

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重点学科之一[2]。 
随着人们对脑科学的认识日趋成熟，脑科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也日益广泛。神经元可塑性、大脑结

构和功能适应性、大脑信息储存和提取过程等脑科学研究成果，对脑科学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奠定了理

论基础[1]。各种脑学习训练方法也应运而生，近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理论探究

和实证检验。基于脑的学习、健脑操和赫尔曼全脑学习是教育学、心理学领域中三种应用最广泛、影响

力最大的脑学习方法，本文对这三种脑学习方法的理论依据、应用方法和实证结果进行介绍和评价，并

对脑学习方法在教育领域的发展进行展望。 

2. 基于脑的学习 

美国的 Caine & Caine (1990)在长期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整个生命系统为中心展开的基于脑

的学习理论，试图将脑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教育理论实践中。Caine & Caine (1990)提出，基于脑的

学习是指承认脑有意义学习的规律，并根据脑的自然学习规律来组织教学。他们认为，脑是学习的器官，

学校是脑学习的场所，只有了解脑的学习规律，才能开发出适合脑的课程，向学生提供符合脑加工规律

的学习机会，设计适于脑的教学环境[2] [3]。因此，基于脑的学习是一种基于人脑的结构与功能的教育理

论[1]。 
(一) 理论依据 
基于脑的学习的理论依据主要源自脑科学、进化心理学、建构主义教育和情景认知等理论[4]。 
基于脑的学习将脑科学作为主要的理论基础，试图从广义的脑科学研究中寻找人脑的自然学习规律，

不仅将大脑功能定位、脑可塑性、关键期等神经科学研究引入教育学，还根据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的研

究，程序记忆、陈述记忆和事件记忆的区别等研究对学习教育提出建议。 
基于脑的教育将学生在课堂中的生存需要放在首位，重视学生在学校的生存状态。大脑可以执行多

种复杂的思维任务，但主要目的是个体和种属的生存。在大脑的发展过程中，提高生存能力的神经特征

被保留下来。大脑不停地扫描周围环境来确定所获取信息是否对生存有意义。故基于脑的学习认为，大

脑对这种有意义的搜寻是自动的、生存取向的、本能的。 
基于脑的学习还吸纳了建构主义的一些主张。建构主义教育范式重视知识之间的联系，包括学科内

容之间的联系和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提倡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认为学生是信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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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主体、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要求为学生创造真实、有意义的环境，承认并重视学习者个体独特性。 
情景认知理论提出学习者应在情境中学习，用真实的反馈提供有意义的有挑战性的经验。基于脑的

学习也强调真实世界的情境，学生从中获得的是深层次的意义和理解，而非死记硬背的、肤浅的知识；

同时还注重建构学习共同体，倡导合作学习。 
从中可以看出，基于脑的学习吸收了脑科学、进化心理学、建构主义教育和情境认知等理论知识，

是一种综合性的跨学科教育理论。 
Caine & Caine (1990)对基于脑的学习提出了 12 条原理，作为其理论基础[3]： 
1) 大脑是平行加工处理器：大脑同时进行多项任务，包括思考和感觉；2) 学习需要整体生理的参与：

大脑和身体都参与学习；3) 对意义的搜索是与生俱来的；4) 对意义的搜索是通过范式产生；5) 情绪对

范式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6) 大脑对部分和整体同时加工；7) 学习包括集中注意和边缘感知；8) 学习

包括意识和无意识过程；9) 我们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记忆形式：情景记忆和分类记忆；10) 学习是发展性

的；11) 学习因挑战而增强，因威胁而抑制；12) 每个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 
(二) 应用方法 
在此 12 大原则的基础上，Caine & Caine (1991)提出了教学设计的三要素说，来对基于脑的学习在实

践应用提供具体的方法指导[4]： 
1) 精心编排的沉浸状态：指教育人员如同编写管弦乐一样，灵巧地创设教学情境，使文本和黑板上

的信息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 
2) 放松警觉：是一种心理状态，让学生放松神经系统，在思维、情绪、生理上感到安全，并具有学

习的动机，低威胁、高挑战的氛围有助于放松警觉状态的形成； 
3) 积极加工：是学习者巩固和内化信息的一种方式，常常是获得理解的唯一途径。 
根据三要素说来设计的教学环境具有整合性、关联性、丰富性和挑战性的特征，其目的是为了创建

综合性的意义。 
Sousa (1995)和 Smith (2003)提出了基于脑的学习的 7 条应用方法：1、激活；2、阐述结果，并画一

幅关于课程内容的大图画；3、建立连接；4、进行学习活动；5、展示学生的理解；6、回顾检查学生的

记忆情况；7、预习新主题[5]。 
Duman (2010)进一步提出了基于脑的教学模型，为广大教学实践者提供方法指导[1]，见图 1。 
(三) 实践效果 
基于脑的学习方法自问世以来，已在全球范围内有了广泛的教育学应用，不同国家的教育学与心理

学研究者在不同年级、不同学科进行了教育学领域的实践检验。在土耳其小学生的英语教学(五年级：

Ozden & Gultekin，2008；六年级：Bas，2010)、马来西亚中学生的物理教学(Saleh, 2011)、中国台湾十一

年级学生的英语词汇教学(Chang, 2004)、尼日利亚高二学生的数学教学(Awolola, 2011)、伊朗和土耳其大

学生的英语教学(Haghighi, 2013; Bayindir, 2003)、土耳其大学生的社会科学(《测量与评估》)课程(Duman, 
2010)、美国 17 至 29 岁学生的写作教学(Griffee, 2007)等实践检验中，均显示了基于脑的学习方法与传统

的教学方法相比，能有效提高学习成绩。然而，在美国小学生的阅读教学(Mcnamee, 2011; Blackburn, 2010)、
美国高中生的语法教学(Pennington, 2010)和美国成人的《房地产产权》继续教育课程(Tilton, 2011)等的实

践检验中，基于脑的学习方法并没有显示出其优越性[1] [5] [6]。 
土耳其的两位学者 GÖZÜYeŞİL和 DİKİCİ(2014)对 1999 年至 2011 年间 31 项来自土耳其(19 项)、美

国(9 项)、中国台湾(1 项)、巴基斯坦(1 项)和马来西亚(1 项)的基于脑的学习的教育实践研究进行了回顾检

验，提出了相应的效果量计算公式：效果量 = (实验组成绩 − 控制组成绩)/标准误，并基于随机效应模

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83.34%的实践研究效果量为正，且 31 项研究的效果量标准误为 0.110，95%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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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uman’s Brain-based model 
图 1. Duman 的基于脑的教学模型 

 

信区间为[0.419, 0.649]，说明基于脑的学习方法有利于学习成绩提高，另外土耳其和美国之间存在显著差

异，土耳其的实践研究效果更为明显，但教育水平、教学内容和样本大小并不影响效果[6]。这一元分析

结果为基于脑的学习方法的教育学应用效果提供了支持证据，通过效果量这一量化指标，对基于脑的学

习方法的教学效果进行定量描述、比较，另外还说明该方法已在多国家、多学科、多年级的教育领域得

到应用，总体效果令人满意。 

3. 健脑操 

健脑操，也叫教育肌动学，由 Dennison & Dennison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展，健脑操的提出最初

起源于对残疾儿童解决特定学习问题的研究，是一种将肢体运动与心理功能相联系的脑学习训练方法。

健脑操由一系列用于激活大脑的运动动作组成，能够提高神经重塑，并帮助大脑协调学习[7]。健脑操认

为，学习中出现的问题是因为各脑区与肢体没有协调运作所致(Dennison & Dennison, 1994)，因此设计了

许多能够提高特定大脑功能与身体运动的整合性的运动动作。 
(一) 理论基础 
健脑操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神经重整、半脑优势和知觉动作训练三方面[7] [8]。 
1) 神经重塑：来源于 Doman-Delacato 发展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个体是种群的重演，个体的发展是

物种发展的反映。因此，为了达到充分的神经发展，个体必须在不同发展阶段习得相应的运动技能，如

果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运动技能未习得成功，则神经发展会受到限制和阻碍(Doman, 1968)。例如，一名

儿童在学会爬行之前便学会走路，则遗漏了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从而为未来更复杂的神经加工(如
阅读)带来困难。为了解决这一神经发展缺口，这名儿童将会接受训练，通过对最初的运动发展进行模仿，

来确保掌握所有阶段的运动动作。据此，这名儿童将会在训练中学习爬行，因为这能重塑神经，使得该

儿童神经完整并为未来学习知识技能做好准备。 
2) 半脑优势：Orton 致力于学习障碍的成因与治疗的研究，并提出混乱的半脑优势是阅读障碍的成

因之一(Orton, 1937)。Orton 还提出字母顺序的调换和颠倒反映了半脑优势的相关问题，并且可视为学习

障碍的象征。同时，Orton 的理论还是 Orton-Gillingham 阅读方法的理论基础，这一方法将基于声音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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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感知活动包含于指导性程序中。虽然 Dennison & Dennison (1994)并未指明 Orton 的研究与健脑操的具

体关系，但可推断这一关联与 Orton 关于半球优势与多重感知方法的理论有关。 
3) 知觉动作训练：是一种学习方法，将学习障碍归因为视觉、听觉和运动技能中任何一者的不完全

整合。据此，如果一名儿童有学术缺陷，则需要对适当的知觉技能进行学习，从而使得儿童能够克服学习

障碍。用于提高知觉动作技能以及帮助学习的策略包括一些活动，例如爬行、弹球、投沙包和过平衡木等。 
基于此，健脑操的理论主要包括三方面：1、两侧范畴，即左右半脑的协调，两侧范畴里潜藏着两侧

整合的可能，让人可以跨越身体左右中线，在中场工作，一般认为与阅读、写作、听力、说话，以及同

时进行思考和运动和能力密切相关；2、专注范畴，即脑干与额叶信息协调整合的能力，专注是跨越参与

中线的能力，该中线分隔前后身体及前后脑，与理解以及注意缺陷/多动症有关；3、守中范畴，即边缘

系统和大脑皮质的协调，是跨越上下身体中线的能力，与理性和感性的平衡密不可分。健脑操认为将脑

功能区与运动动作相结合，能够提高神经发展水平并对所有年龄的人的学习均有帮助[7]。 
(二) 应用方法 
健脑操含有 26 种简单而有趣的运动。这些活动能够对初生早年间在学习对眼、耳、手和身体协调时

自然习得的运动动作进行训练。运动主要分为中线运动、伸展运动、能量运动与深化运动三类[9]。 
中线运动：包括交叉爬行(提起左腿，并用右手触碰左膝盖。提起右腿，并用左手触碰右膝盖。如此

交替)、卧 8、对称涂鸦、字母 8、象 8、转头旋颈、摇臀摆腿、腹式呼吸、交叉起坐、展脊提神和想象交

叉，共 11 个。 
伸展运动：包括猫头鹰、展臂松肩、屈足舒腱、压腿松筋、重力滑掌和弓步固基，共 6 个。 
能量运动与深化运动：包括喝水、脑开关、地开关、平衡开关、天开关、能量哈欠、翻揉耳廓、挂

钩、正向触点，共 9 个。 
(三) 实践效果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至今，健脑操已在欧美国家进行了一些教育学实践研究，大多为针对学习

障碍儿童而开展的研究。在美国有学习障碍的小学生的静平衡能力训练(Khalsa 等，1988)、四年级儿童阅

读能力训练(Kariuki & Kent, 2014)、西班牙五年级儿童学业成绩测试(De los Santos, 2002)、英国成人乐器

演奏能力训练(Moore& Hibbert, 2005)等教育学实践检验中，发现与传统方法相比，健脑操能够对儿童的

运动能力及学习能力有显著效果。而在西班牙老年人认知能力训练(Cancela 等，2015)、美国小学儿童阅

读及数学能力训练(Watson & Kelso, 2014)和美国有学习障碍的儿童(未报告年龄)的学业能力训练

(Cammisa, 1994)等实践检验中，健脑操被报告为无效，或与传统教学方法无差异[7] [10] [11] [12] [13]。 
英国学者 Hall 等(2008)对 1979 年至 2006 年间 22 项关于肌动学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检验，对研究的方

法、效果等进行了量化指标评估。健脑操属于教育肌动学，是肌动学的分支，也包含在 Hall 等(2008)的
检验范围内。该检验报告显示，关于肌动学的实践检验研究方法有待提高，效果的可靠性仍待商榷。关

于肌动学是否有效，仍需通过更多严谨的实践检验来进行证明[14]。因此，健脑操在教育学领域的实践效

果、适用范围等尚无定论，还需教育学、心理学等研究者进行进一步理论梳理、严谨实证检验等工作。 

4. 赫尔曼全脑学习法 

上世纪后期，各国政府均开始提倡终生学习，重视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

Hermann 于 1995 年正式提出了赫尔曼全脑学习法。这一方法目前较多用于高等教育与训练。该方法对全

脑学习的学习风格和偏好提出了比喻性的四象限模型，分别对应学习者的四种不同的学习风格。 
(一) 理论基础 
赫尔曼全脑学习法的理论依据为他提出的赫尔曼半侧优势理论，即半侧优势是先天的、在自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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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会通过肢体感官表现出来的。在此基础上，Herrmann 进一步提出了赫尔曼全脑学习法四象限模型(1995) 
[15]，见图 2。 

上部左侧代表了外在学习，即逻辑的、理性的、现实的、分析的，这个类别通常最善于学习课本、

学术讨论。 
下部左侧代表了过程学习，这一类别的学习者是循序渐进的，需要指导的，适合通过练习和重复来

进行强化。 
下部右侧代表了互动学习，这一类型的学习者是善于合作的、感情丰富的、直觉型和探索型的，适

合参与实践、提供反馈和分享交流。 
上部右侧代表了内在学习，有较强的理解、创造力、想象力、概念力和归纳力，适合有洞见性、意

义构架明确、概念清晰完整的环境进行学习[15]。 
(二) 应用方法 
赫尔曼全脑学习法强调对所有风格的学习者均需提供同样的学习机会。因此，学习者的优势学习风

格在一堂课中被利用了 1/4 的时间，剩余 3/4 的时间对其余三种学习风格进行锻炼，从而使各个脑区均得

到训练强化，甚至达到优势。所有使用赫尔曼全脑学习法教学的老师对赫尔曼脑优势指令进行学习，掌

握如何对不同学习风格的学习者做出回应和引导，并在教学实践中进行应用[16]。 
(三) 实践效果 
赫尔曼全脑学习法的实践研究较少，在约旦八年级学生的物理课(电路概念理解)学习(Bawaneh, Zain, 

& Saleh, 2011)的实践中，该法显示出了相比于传统学习方法的优越性[16]。 
赫尔曼全脑学习法的教育学实践检验较少，因此不能对其教学效果、适用范围等下定论。但其学习

者为中心的教学思想为教育学、心理学的研究者带来一定启示，目前已在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Figure 2. Herrmann’s whole brain model 
图 2. 赫尔曼全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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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与展望 

科学的教育方法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具体可行的应用方法作为手段，广泛检验的实践效

果作为证据，还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相长且与时俱进的未来发展视角，从而为教育学科学化做

出理论与实践的贡献。 
(一) 理论基础 
基于脑的学习的理论比较坚实，多为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与教育学等相关学科公认的理

论或研究成果，可信度与可靠度较高，在学界的认可度也比较高。 
健脑操的理论基于前人的理论，但其中半脑优势这一理论基础目前是存在争议的，越来越多的研究

表明大脑左右半球虽各有优势，但协同完成所有任务，而非最初认为的绝对分工。另外，目前也没有足

够证据支持知觉动作训练这一理论的可靠性。总的来说，健脑操的理论较为薄弱，受到学界的理论质疑

不足为怪，需要脑科学、生理科学等学者进一步对其提供支持或否定的证据，也需要心理学与教育学等

学者进行更严谨、更广泛的实证检验。 
赫尔曼全脑学习的理论为其原创，在脑区功能分工这一点与健脑操不谋而合，同样存在争议。但其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论思想已在教育学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二) 应用方法 
基于脑的学习无具体的应用方法，需要教育实践者结合实际需求进行设计，对教育实践者的能力要

求比较高，其方法的应用效果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践者的设计方案和实施水平，但同时也体现出基于

脑的学习有着广泛的适用性，可在不同年级、不同学科进行应用。 
健脑操有具体的运动动作和操作指导，需要教育实践者针对学习者的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设计实

施。由于健脑操在实际应用中包含很多运动动作，因此趣味性较强，但同时也表明了一定限制性，包括

场地、学科、年龄等。 
赫尔曼全脑学习提供针对实践者的赫尔曼脑优势指令，教育实践者据此进行课程设计，使四种学习

风格的学习者在课程中既发扬优势，又对不足进行强化提高。此法同样对教育实践者的要求比较高，其

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实践者，同时也体现出其广泛的适用性，可在不同年级、不同学科进行应用。 
(三) 实践效果 
目前针对基于脑的学习与健脑操的教育实践研究较多，而赫尔曼全脑学习较少。在已有的研究中，

大多数均报告出了脑学习方法较之传统方法的优越性。但是脑学习方法也受到了来自学界的质疑，主要

批判在于脑学习方法的实践检验研究存在方法学错误，包括是否前后测、实验组与控制组是否同质及安

慰剂效应或实验者效应的存在等。因此，脑学习方法的实践效果仍需严谨、无方法学错误的实践研究来

进行检验，从而对其效果作出定论。 
(四) 未来发展 
本文对目前三种应用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脑学习方法进行了介绍，三种方法各有短长。未来脑学

习方法的发展可着重关注以下几方面： 
1) 理论基础须加强。理论的发展需要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者的共同努力，

在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的教学方法能够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推广； 
2) 实践研究方法须严谨。方法严谨的研究是判断脑学习方法是否有效的前提，存在方法学错误的实

践研究会为脑学习方法招致更多质疑，不利于脑学习方法的检验、认可和推广； 
3)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须结合发展。目前，教育理论发展日趋抽象化，而教育实践则越来越操作化、

技术化[17]，两者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教育学和心理学等学者应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来进行思考、

研究，教育理论的发展应以教育实践为目标，教育实践则应以教育理论为基础，两者共同发展从而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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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学科学化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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